
·鉴赏专刊 研 究8 2025 年 1 月 21 日文 缘 主编/何薇 责编/王龙霄 校对/甘婷婷 美编/奚威威
电话：(010)84078838—8031 本版邮箱：wwbshoucang@163.com

记得第一次登上大庾岭，大约是在1990年的秋末。二十多年后，
我又一次登岭，同样也是始于广东境内的南雄。两次站在岭顶梅关
时，我都下意识地朝北面山下的人烟密集处望了望——那里，是江西
省大余县的县城。虽说就在脚下的不远处，沿梅关古道下去不远便
到，可我却觉得它多少显得有点缥缈，对我而言，兴许会永远是个陌
生之地。

谁曾料，第二次登岭的数年后，因儿子找的对象恰是江西大余县
城的女子，因而相隔不久，我两次去了大余。2022年夏，经不住儿子
和儿媳再三向我推荐大余丫山的道源书院，说那里的环境非常适合
我去小住一晚，于是我第三次到了大余。

此前我是上过一回丫山的，但没在山上过夜。这次因时间略充
裕，上山时，我先行去了位于县城十来公里青龙镇赤江村附近的王阳
明先生逝世处；那里紧挨章江西岸，古时称青龙铺。史载，1528年 11
月 29日（旧历）辰时，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
和军事家，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王阳明，在停靠江边的一艘船
上因病辞世，临终时仅留下一句“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遗言。

如今，人们在他去世的江边平台上，建有“王阳明落星亭”，由亭
阁、黄竹组成，以表示对这位先贤的纪念。只是远远看去，那的情景颇
显得有点荒僻、寥落和简陋，我到的时候，也看不见一个游人。及至跟
前，透过稀疏的林木，又见亭下的章江，水浅色深，块石裸露，估计也
和从前流水淙淙、舟楫便利的情况大不同了。

辰时，是古时晨7至9点的时间；依公历，其实也已是临近了这一
年的年末。我心中不由想，在明代那样一个岁末的早晨，青龙铺江边，
停船上这位拖着重病之身的朝廷命官，莫非真的就没有在生命的最
后一刻，为自己的不平遭遇和苦难一生而发出深沉的感叹吗？他的内
心，真就如此平静吗？这个诞生于明宪宗年代的人，经历了孝宗、武宗
和世宗在位时期；其间，武宗在位时，正值宦官刘瑾得宠，执掌司礼监
兼总督团营，其人操纵内阁、擅权专横、大肆剪除异己，差一点就致他
死于廷杖之下；尔后，又不断有其他宦官嫉妒并排斥他，令其一生都
命舛多蹇、背负沉重。因而，他那个“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 8字遗
言，我们又何尝不可以作“有言而不言”解呢？史料载，他去世的消息
一经传出，国人莫不以为悲。王阳明《年谱》清楚地记录着，当装殓有
他遗体的船离开大余驶往家乡浙江余姚时，“士民远近遮道，哭声振
地”；抵赣州后，依旧是“士民沿途拥哭”。这其中又向我们透露了一些
什么样的信息呢？悲情？敬仰？自然是肯定的；是否也暗含了人们对时
局和朝廷的一种悲情宣泄呢？

翻开一部中国文化史，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总归是绕不开的一
章。我读《王阳明全集》的《传习录》上、中、下卷，每每有感于他做人的
坚韧不拔、坦荡光明和为学的专一执着、潜心虔诚。他提出的“心即是
理”“知行合一”及“致良知”，总体上虽属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但细
考其“无心外之理、心外之物”，“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和所谓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
不离于见闻”等论述，却又可清晰窥见他透彻明白的辩证逻辑思维。
尤其是他提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学起立移步，便是学奔走千里之
始”“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及研习经典、效仿圣贤，不应“泥文逐
句”和“流于功利”等主张，不但都是很好的教学理念，无疑也是对宋
明以来，理学渐被后儒走入死胡同的拔本塞源的一种补偏救弊。

除陆九渊外，王阳明生前最敬慕的人，是同朝命官、另一位大
儒——南粤人士湛若水（号甘泉）。广西平乱任上，他因病不得不告
假回乡，转道广州去增城祀先祖庙时，特别去了湛若水在增城的旧
居，并题甘泉居曰：“我闻甘泉居，近连菊坡麓。十年劳梦思，今来快
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饮甘泉泉，饥食菊坡菊。行看罗
浮云，此心聊复足。”从“渴饮甘泉泉”一句，可看出他对湛若水是多
么的真诚崇敬。

而他去世后，其墓志铭据其子以岳舅、礼部尚书黄公的书信称，
则也是非请湛若水执笔莫可。湛若水撰写的这篇墓志铭很长，中间
道：“（阳明）会甘泉于京师，语人曰：‘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甘
泉子语人亦曰：‘若水泛观四方，未见此人。’遂相与定交讲学……”由
此可见，若水和阳明，实乃相互敬慕之人。

建在丫山山腰深处的道源书院，果然环境清幽；坡顶一组别墅型
客房，藏匿于参天林木中，更显与世隔绝般。到夜晚时分，一弯明月悬
于空中，清辉流泻谷间，坐在屋外平台上，人会觉得格外舒坦，旅途疲
惫随之一扫而光。四周，则宁静得仿佛能听见一片树叶的落地之声。

次日清晨，见房内客厅案几上，摆有一摞有关大余县的图书资
料，我便随手翻了翻，取出一本名为《丫山月影》的小册子浏览起来。
小册子是由丫山灵岩寺编印的，编者却是一位来自内蒙古的人。他
称自己是十几年前来的大余，一到便被这里深深吸引了，遂以大余
为了故乡，并以丫山为了家，还对大余及丫山的史海钩沉产生了浓
厚兴趣。

据小册子介绍，大余原名大庾，因大庾岭而得名。古时先后属吴、
越、楚国；秦统一全国后，属九江郡。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年），置横
浦关于塞岭（即大庾岭），大余的建制便以此始。汉以后，该地先后属
豫章郡、庐陵郡、始兴郡和安远郡，先后称过南安县、南康县；隋时始
称大庾县，属广州总管府；以后又数度变更归属。

关于丫山的灵岩寺，小册子介绍，是建于唐末的一座古寺。丫山，
则是因山上有双峰并峙，形似“丫”字得的名。

上回来丫山我便到过灵岩寺，它的现存建筑，是一座仿明代风格
寺院，建于清末，1993年完成修复。历史上，包括苏轼、洪迈、汤显祖、
湛若水、黄宗羲、袁枚等多位名人在内，都曾到访过这座古寺。但小册
子描述王阳明离世前在探访古寺时发生的一段离奇经历，听来虽让
人觉得有趣，却到底不是事实，而是出自人们对佛教与现实世界神秘
通灵的一种虚构。原因很简单；一，王阳明途径大余，船停江边时，已
是重病之躯，且几乎奄奄一息，根本不可能再上丫山；其二，小册子说
的29日，当天早晨王阳明就去世了，何来探访古寺一说？

几次来大余，小城给人的总体印象还不错，街面清洁、整齐，
居民惬意、安适。这座与南粤傍岭而依的小城，盛产钨矿，是古代
南来北往路人的经由之处，想必除我们已知的外，当还会有更多
我们并不实际知晓的名人曾经途经过它，或仅只是做短暂歇脚，
或匆匆而过。小城人最引为自豪的，莫过于明代著名戏曲家、江西
临川才子汤显祖与小城的缘分。据称《牡丹亭》创作灵感的产生，
正是源于此地。城内现建的一组与汤显祖生平及《牡丹亭》故事相
关的建筑，规模不算小，尤其那座高高矗立的杜丽娘全身塑像，离
老远便可望见。

从古典戏剧史地位说，人们习惯上爱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相提，
称前者是中国的莎士比亚，后者是英国的汤显祖；而双星谢世，恰恰
也都在同一年——1616年。

年轻时阅读莎士比亚剧作，最令我称道的，是他作品中人物语
言的精彩，直指事理、起伏跌宕而犀利透彻，很具感染力。读《牡丹
亭》，同样也能给人这种感觉。不同的只在于，汤显祖作品中人物的
曲词，自然更加明显地具有中国古代文学词汇的特征，比喻生动、
用词华美而婉转含蓄。可以说，两位大师在戏剧语言运用上，恰好
体现了“中西双壁”。而就这点言，汤显祖明显地也是受了王实甫

《西厢记》的浸润和影响。有趣的是，要说《西厢记》在对男女情爱描
写上有些地方表现较为刻露的话，后来的《牡丹亭》则有过之而无
不及。

《牡丹亭》的创作灵感产生于大余这点不假，不然，以明代《杜丽
娘慕色还魂话本》为基础创作的这部戏曲作品，不会以南安为故事发
生地；杜丽娘之父杜宝，也不会假以南安太守之名。而依原《话本》，故
事发生地其实在广东的南雄；杜宝的官职，是南雄府尹。

唐“昭陵六骏”浮雕，是依照唐太宗
李世民驰骋疆场、完成统一大业骑乘过
的六匹战马的原型创作的一组六件艺
术珍品，是唐太宗昭陵的镇墓之宝，原
陈列在唐昭陵的北祭坛上。1913年 5月
至 1917年 2月间，“昭陵六骏”浮雕遭遇
了流离失所和浑身带伤的悲惨命运。

1913 年 5月，法国古董商人格鲁尚
派戈兰兹偷偷把“二骏”浮雕盗出昭
陵，遭当地民众阻拦，把“二骏”浮雕推
下山，民众把“二骏”浮雕送西安府图
书馆保存，后被军阀张云山转交给陆
建章。1916 年，北平古董商人赵福龄与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勾结，以袁府修
建花园为名，把“二骏”运抵北平，转手
卖给卢芹斋的来远公司。同年底，被卢
芹斋从北平运出，1917年 2月抵达美国纽约。1918年 3月
9 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长高登，在美国的
卢芹斋库房看到“二骏”浮雕，4 月 19 日就向董事会汇
报，决定以借展、认购的办法获得“二骏”，5 月 8 日“二
骏”被运抵宾大博物馆展出，两年半后支付卢芹斋 12.5
万美元。

1918 年夏秋之交，美国宾大博物馆的毕士博来华，
企图盗运其余的“昭陵四骏”至美国。他勾结陕西督军陈
树藩之父丝绸商人陈佩岳，派人去昭陵盗运“四骏”浮
雕，运输队行至西安城北草滩镇，准备装船时被民众阻
拦。在驻守渭河北岸的靖国军的干预下，陈树藩只得将
残损的“昭陵四骏”浮雕运交西安图书馆保存，后移交西
北历史文物陈列馆（陕西省博物馆的前身），1963年 10月
1日对外展出。可是“飒露紫”“拳毛騧”仍流落海外，令人
唏嘘不已。

笔者1989年10月到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
馆），一进馆就被“昭陵六骏”深深吸引。2011年笔者所著

《西安碑林国宝》一书，对“昭陵六骏”浮雕做了详细介绍。
“昭陵四骏”1995年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认定为国宝级
文物，可惜“飒露紫”“拳毛騧”二骏浮雕因在海外未能列
入其中。2011年3月下旬，《西安碑林国宝》一书完稿之时，
笔者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88岁高龄的考古学家石兴邦先
生审读并作序。在石先生的办公室里，当他看到“昭陵六
骏”的介绍时，激动地从书架上翻出一扎泛黄的信件，一
边翻阅一边述说着他为“飒露紫”“拳毛騧”浮雕回归奔走
呼吁的件件往事。

1986年7月中旬，石兴邦先生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
之邀，赴美国考察，见到了老朋友美国哈佛大学考古学家
张光直先生。张先生曾多次来过西安，在陕西省博物馆石
刻艺术室里看到过“昭陵四骏”浮雕和复刻的“飒露紫”

“拳毛騧”浮雕。
两位先生在美国纽约见面后，石先生迫不及待地提

出想去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看看“飒露紫”“拳毛
騧”浮雕。张先生不仅答应，还说有一则好消息相告，宾大
博物馆馆长戴逊先生是他的挚友，他们曾经探讨过让“飒
露紫”“拳毛騧”浮雕回归团聚之事，戴逊表示同意考虑。
石先生听后激动万分，当即就拉着张先生要去宾大博物
馆，亲自拜会戴逊。

几天后，石兴邦先生终于见到了千年前的“飒露紫”
“拳毛騧”浮雕。宾大博物馆专门为二骏浮雕开辟了一间
有透明天棚的圆形展厅，两件浮雕自带气场，英姿飒爽，
引人注目。在交谈中，戴逊爽快地说，自己深知“飒露紫”

“拳毛騧”二骏浮雕对中国人的意义重大，也愿意使它们
能够回归团聚。究竟以什么方式？交换、借展都可以商量。
不过，他又强调二骏浮雕是宾大博物馆花钱买来的，若要
回归中方，可考虑用几件文物作为补偿。

回国后，石先生途经北京，立即到国家文物局将二骏
浮雕有望回归的情况做了详细汇报。国家文物局领导和
相关专家学者认为，二骏浮雕若回归团聚是件大好事，但
鉴于这两件文物的历史背景和它的重要性，交换或借展
都不太合适，提出可以采取互赠的方式，美国宾大博物馆
赠送中国“飒露紫”“拳毛騧”二骏浮雕，中国回赠美方相
应的两件有影响的石刻文物。

石先生带着这个喜讯回到西安，立即向文物主管部
门和陕西省领导做了汇报。陕西省政府研究后即刻向国
家文物局打了报告，很快就收到“同意”的批复。

石先生满怀欣喜，一方面抓紧联系在美国的张光直
先生，请他与戴逊馆长联系，及时反馈中方的意见；一方
面到陕西省博物馆，选出两尊唐代石刻造像：一尊是释迦
佛立像，通高1.4米；一尊是菩萨立像，通高2.3米，都很精
美完整，并报请陕西省文物局文物处，也获得了批准。

在这期间，石先生与张光直先生一直通过信件频繁
交流情况。宾大博物馆戴逊馆长也同意以互赠的方式进
行交易。只待双方敲定具体赠送的时间，二骏浮雕就可回
归中国与其他四骏团聚了。

谁能料到，一次事件让回归之事被搁置。当时，一个
由百名大学教授组成的美国访问团到西安考察。戴逊馆

长的挚友——访问团中的凯赛尔教授，在博物馆陈列的
“昭陵四骏”浮雕下方，看到一段说明文字：“1914年‘飒露
紫’‘拳毛騧’两骏，被美帝国主义分子毕士博盗走，现藏
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凯赛尔曾经在宾大博
物馆看到过“飒露紫”“拳毛騧”浮雕，也略知它的来历。看
到说明牌这段文字，回到宾馆就给戴逊馆长写了一封信，
写道：“作为一个宾州人和宾大的校友，我想让你相信，我
和代表团的大多数成员，一想到一所令人尊敬的高等学
府，展出着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藏品，就异常难堪，感到
很丢人。假如宾大博物馆有这两个唐马；假如我看到的解
说词属实的话，那就应该立即归还它的主人——中华人
民共和国；假如中方的说明词不符合事实的话，也希望你
能阻止这样的谴责……”

这封信大大刺激了戴逊和宾大校方。戴逊给张光直
先生写信表示：“目前，以互赠方式解决‘飒露紫’‘拳毛
騧’二骏浮雕之事，有了难处。”张先生把这封信转寄给了
石兴邦先生。

25年过去了，石兴邦先生拿着当年张光直先生的一
封封来信，既痛心又惋惜。石先生接着说道：“后来，戴逊
馆长因病离开了宾大博物馆，不久离世；为二骏浮雕回归
团聚牵线搭桥的挚友张光直先生，也于十年前（2001年）
去世了。”

2022年10月21日，石兴邦先生也离开了我们。如今，
“飒露紫”“拳毛騧”二骏浮雕依然未能回归。但愿有朝一
日二骏浮雕能回归祖国，了却几代文博人的心愿。

岭北小城
王业群

“昭陵六骏”浮雕未能团聚的一件往事
武天合

从旧时光里的台城七里长街西行，过了宁树街大王
庙，跨过海道桥梁架式活动木板，便是西溪三里青砖古道。

高耸拱立的西溪三里路，像一段段青灰马脊，驮着一
道春阳，从海道口延绵西去，连接向遥远的唐宋时光。它
的路基，经过遥远年代的海口栈道，砌建在唐大历二年
（767年）淮南黜陟使李承修筑的常丰埝堤上。二百五十年
后，陆地迁延，海水东渐，范仲淹重筑海埝，西溪三里路便
占据捍海埝历史居高点，情意绵绵地把住人间古远动脉，
铺漫成高高的青砖拱道，通往北宋三位丞相的楼亭院所。
吸引人们，沿着千年路径，踏过三里长梦，到遥远的时光
去寻游歇脚。

西溪三里路的开头，是海道口的港汊。一只只木船，
一条条拖驳，像沉睡了千年的懒汉，系着历史的源头，在
水面上摇晃，晒着早年的太阳。青青河水，被樯桅船舷分
割着，黑灰色船舱与蓬盖交错，篙杆横斜，晾挂粉红翠绿
衣衫，为三里路两侧的桃红柳绿开头。

三里青灰色砖径，中间半圆高拱，两侧斜覆削立，桃
树柳树相间。像红绿仪仗，在路侧排开，和坡岸上杂草丛
树一起，情深意长地紧挨晏溪河，簇拥马脊形三里古道，
裹挟湿润流光，折射独特韵味，延展日月磨亮的砖面，向
西溪镇市并行远去。

三月天，沿着窄窄的砖道，弯弯曲曲地行走。早春嫩
绿簇新，砖缝间路牙旁的野草，骚扰碰撞着裤脚，凉凉地
留下露珠水气，让人感受与自然肌肤之亲。一路看去，柳
梢枝条，迎风摇摆，隐约注明“范堤烟柳”的历史景致。榆
树槐树，也垂着夜露沐浴过的绿发，鲜翠树影，洒着纵横
树荫，褐色树干，撑开春季伞面，悠闲地迎向云端。长风起
处，翻动一路绿荫，好像一伸手臂，就染得你满手草碧苔
青。绿树成团，青草如茵，菜花黄、豌豆绿，画出一番春天
模样。

砖道左侧，晏溪河浮着天光云影，出没在树荫林丛
背后。春水青绿，堤岸生褐，桃柳夹岸，风情依依，色彩在
溪径并行中融洽和谐。路边几株大杨柳，垂着新绿的柳
条，尖子拂在水面上，微风过去，直把水面天上，都摇动
出波纹。

有农人三五，点缀岸边，有人在凝然垂钓，望去仿佛
迷朦之境。溪河边几户人家，汇聚在一起，门对圆桥，窗临
石埠，坐在树枝槎丫的杂木林间，倒是清幽自在。河流分
汊处，又有砖拱古桥迎接，迂回多姿，婉约细柔。云树溪
径，皆有意境，整幅风景，充满牧歌的韵味。

踏着一路草木清香，旖旎风光，横卧的风景，卷轴一
般展去。走在高高的三里路上，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碧蓝

天色，听见云天下飞过的鸟鸣。从树叶底下，朝西数着
漏下的阳光，青砖古道在光点下，渐渐伸入绿野平畴，
田畦村舍，接连着辽远天空。一切都在脚下退得很远，
腾出开敞空间，让你心灵回旋。水乡画面，一步步展开，
有涓涓而行的溪流，有迎风潇潇的芦荻，有迂回曲折的
堤岸，有隔岸在望的农舍。

晨露之后，空气中饱含浓浓湿意，溪河、田舍、寺
塔、远径，若隐若现，出没在雾霭之中。向右俯身观望，
小桥流水，石级菜畦一起，把街巷分割得复杂多样。不
少人家，青砖翠篱之间，还整理出一块明艳动人的花
圃，宋代丞相吕夷简留下的牡丹，就从围栅里攀越出
来，在小风抚拂下，把早晨酝酿得艳丽多彩。

曲径深处，灰白色的屋顶上，飘出炊烟，袅袅飞舞，
松枝燃烧的香味，弥漫四周。一座宽敞的院落里，墙根
的太阳，晒在靠着藤椅打盹的老人身上。背后两扉木
门，油漆剥落，泛着褐色，屋面瓦当也已脱落，平添出几
份风月沧桑。不知哪条巷弄里，犬吠鸡鸣，吟哦着岁月
的闲适，告诉你，这里也是陶渊明的家乡。

寂寥幽长的三里路，像一幅历史画册，几页旖旎多
彩，几页萧瑟沧桑。经年累月，风吹雨浸，留下了残破和
渍印的段面。有时路径中断，砖牙坍损，几丛野花蔓延
过来，点缀芳草萋萋的古道。几块被旧年脚步踩圆的青
砖，从草丛中顽强地延伸而去，前方斑驳层叠青苔依稀
的砖道，又奋力接应过来，延续着这千年生命。

一条古远的砖道，穿越时间的深邃，空间的辽远，
比任何生命都悠长。许多短促的虔诚与希望，幽怨与惆
怅，都写在悠悠青灰路径上。而西溪三里路，依然是这
么清远平和，岑寂旷达，不纷拥烦杂，不喧嘈匆忙。路上
行人不多，偶尔一辆脚踏车，在叠砖拱顶上颠簸摇晃，
赶紧避让到斜落的路牙，让他在古老的拱顶嵌缝间，颠
着远年韵律，应和一路铃响，向现代骑去。

西溪三里路深处，临河路牙旁，芦荻柳梢间，闪出远
年亭台，亭下溪河映着古朴倒影，又被浮萍杂草刺破。有
人指点，这是旧时的奉先亭、博野亭，为过路老幼歇脚观
赏之用。傍路依水的亭台，廊柱剥落，亭尖残损，但亭檐
翘角的大弧线，划破天空，恰与拱形古道映照。

早春时节，细柳飘丝，抚拂着亭角瓦片，即便没有
晓风残月相伴，也叫人悠悠忘怀。问一声：丞相可在？
所有的柳树桃树，都在小风中摇头摆手。但千年绵延
的三里路，却记住了三位丞相宏远的生命，让他们成
为三里路的历史证人，让人们常常流连青砖上的北宋
时光。

那时，晏殊正值壮年，在这里创办晏溪书院。接着，吕夷
简把牡丹种植在埝道边。范仲淹在晏溪河上，架设八字桥。
年幼的富弼，牵扯着晏殊衣衫，在三里路上蹦蹦跳跳，去书
院读书。丞相与布衣，俗众与僧侣，同在三里砖道上行走，高
高低低的脚步，或悠闲，或急促，或稳健，或零乱。官靴与木
屐，芒鞋与草屣，摩挲着三里路。盐仓监府里的官辇，红氅披
肩的少年，背镬挑担的盐夫，抬网归渔的百姓，挈妇将雏，扶
老携幼，笑语足音，在小径上隐隐回荡。如果再连接到董永
的足迹，更多更古老的足音，便在三里路上驰骋回荡。

中国最悠远最浪漫的一条古道，应该是这里。最好在落
霞曳地的黄昏，轻轻踱步，有晏殊的《浣溪沙·春恨》，吕夷简
的《西溪牡丹》，范仲淹的《西溪感赋》为伴，在曼声而吟的节
拍里，一路向西。走过长的街巷，圆的亭阁，方的砖石，弧的
桥脊，便渐渐走入北宋丞相们的院落。

西溪犁木街，是三里路繁华的结尾。许多古朴的街屋店
铺，就势端立在厚实的河道驳岸上。店小如舟，一爿挨着一
爿，掩映着镇市的景致。八字桥堍，摊贩成群，人影交错，时
差恍惚。悠闲的街河风情，温柔之中带着神秘，像童话书籍
的插图。远眺董家舍，不过是叠铺在旷野中的一片栉比乌
瓦，三面屏围高耸，一面直通远天。一座黑傲的唐塔，尊贵地
排开脚下建筑，在三里路西南，成为风景的焦点。

三月的白罗纱云，在塔尖飘卷而过，衬得黑黝黝的砖
塔，像在河风里飞移。把三里长的思绪，带上巨幅空间，伸展
飞扬，去叩寻漫漫千年的神秘景象。让许多人读出心灵的顿
悟，人格的张扬，激发出底蕴灵气，挥洒成岁月诗行。

西溪三里路
薛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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